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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夫妇到悉尼五年

了，一直住在一个贫民区。那
天是周末，夫妻俩都不歇，搭
档去兼职一份清洁工。收工
后，两人顾不得手在颤，气在
喘，先不回家，驾起那辆车龄
二十年的丰田旅行车，赶往
三十公里外的周末菜市场，

趁别人在收档大甩卖，软磨
硬缠地杀价，采购了一堆不
值钱的菜，备着下星期吃。

公寓楼总是底楼租金便
宜，两人自然住底楼。老张走
在前，到了自家门口，几袋菜
往地上一放，欢欢喜喜地开

锁，推门而人。门一开，两人
却一吓，顿时面如土色。老张
以为第一眼看花，拼命眨巴
眼，等适应了光线，终于确信
屋里被人洗劫过。

站在门口看，公寓的客
厅一片狼藉，平时收在橱里

柜里的破烂，全到了地上，定
是被梁上君子光顾了。“完了
完了，那些电器……”老张哀
叫，想起卧室那些硬着心肠
买下的电器，两眼一阵发黑。
他们来澳后的唯一大开销，
是买了一台大彩电、一台录

像机和一套音响。
张太也悲从中来，怨叹

起自己命苦。他们来澳的时
机不巧，适逢经济萧条，找工
作难于上青天。老张走穿了
几双鞋底，好不容易找到一
份杀鸡厂的拆肉工，而且还

有班加，终于有了骄傲的资
本。他们本是持半年的学英
语签证过来的，一找着工，便
顾不得去学校露面，于是成
了黑民。只是这一来，七岁的
儿子便不能来团聚，滞留在
上海的外婆家里。张太每一

思念儿子，便忘了节省，抱起
电话打长途，昨天晚上，她又
发作了一次，拿起电话还没
开口，眼泪鼻涕就下来了，说
了半个多钟头。老张在一旁
眼不离钟，又不敢贸然干预，
急得“咝咝”吸气。她挂了电
话，早分崩离析了，像发疯一

般，嚷着要马上回国。老张等
老婆嚷不动了，才振振有辞
说：“回去总归是要回去的，
可现在哪能回去?存款没几
个，两手空空回去，你爷娘不
又要说我没花头?你厂里的
小姐妹不笑话你混不出来?”

张太道：“那到底什么时候回
去，你给我个时间。”老张一
跺脚，道：“赚到十万澳元就
回去，一天不拖。”没想十万
澳元的征程没开始，倒让小
偷先光顾了。与儿子的团聚，
看来愈发无期了。

老张挣扎着缓过神来，
想起自己是黑民，不敢乱声
张，把眼里淌泪的老婆和一
地的菜拖进门。又把耳朵贴
到门上，确信没有动静了，才
一脸愁云惨雾，迫不及待去
清点财物。张太却彻底乱了

阵脚，干脆不管了。她一屁股
坐在小桌前的塑料牛奶箱
上，撑着额头，嘤嘤哭泣起
来。她嘴里念叨了半天，觉得
老张在晃她肩膀，一抬头，见
老张那张脸逼得半尺不到，
让她对不了焦，只依稀看出

他在笑。她不明白，这种时
候，他怎么有心思笑。
“不可思议，” 老张说。

“你在讲什么!”“你相信不，
屋里的东西一样没少。”见她
一脸的不信，老张拉起她，进
卧室巡视，她一看，果然一并

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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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在庆幸，却听张太

“咦”了一声，道：“我的照片
呢，给小偷偷走了。”老张道：

“小偷有毛病啊，电器不偷，
偷你的照片……你照片放哪

里?” 张太睁圆双目道：“你
眼睛瞎掉啦，就在你床头柜
上。天天看，不知道在哪里?”
老张见要紧的东西一件没
少，懒得跟老婆再辩论。张太
又惊呼道：“怎么床底下的箱
子全拖出来了，里头都是我

的衣服啊。这小偷变态，就想
偷女人的照片和衣服。”老张
嫌烦了。他看着一地的凌乱，
无心细查下去，说，反正家里
一无现金，二无珠宝，大件的
全在，小件的还会丢吗。把太
太拉出了卧室。

老张说：“回来回来，不
要乱走乱动。”张太道：“我
总要收拾收拾吧。那死小偷
把报纸都扔到床上去了，不
知道还写了堆什么东西。”老
张急急跟进来，这时才留意
他们的床上，被褥一片凌乱。

看来被小偷清扫过。老张得
意地说：“还想从床垫里找出
现金，我会那么傻吗。真是痴
心妄想。”

奇怪的是床上凌乱不
说，还摊了张澳洲版的中文
《星岛日报》，上面龙飞凤舞

写了一堆英文字。老张看了
半天，自然不知所云。他们夫
妇俩本来就不识英文字母，
来澳五年埋头打工，只学会
几句蹩脚口语，至于写字认
字，半点没学。张太看看报
纸，又看看老张，一脸的疑

惑。老张憋了半晌，嘴角突然
现出冷笑，指点着报纸道：
“这小子，还不明白他写什么
吗?看没找到他要的东西，咽
不下这口气，就把我们臭骂
一顿。”张太一听，冒起火来，
一把要去扯报纸，被老张闪

电出手，捏住手腕。见老婆不
解的样子，他说：“这是最好
的物证你懂不懂?叫你不动
还动。”

老张压低声道：“要去报
警，这是犯罪现场，不能破坏
的。” 张太吓得张开嘴道：
“不行，不能叫警察的，我们

是黑民。东西没少就算了。”
老张道：“啥叫算了，没那么
便当。记得吧，我们上个月去
唐人街，不是买了家居保险
吗?这下机会来了。快点把所
有电器先搬到老马家去，然
后我就报警，说东西全偷走

了，这样就能索赔了。哈哈，
这下买东西的钱全回来了。”

张太倒是心动了，却还
存着疑虑，道：“可是，万一查
到我们是黑民，那不就，那不
就……”老张不耐烦打断她

道：“什么黑民不黑民的，没
知识的人才讲这话。抓黑民

是移民局的事，保险公司也
好，警察局也好，跟他们是
不通气的。好了，别再到处
乱摸了，要保护现场，要不
警察还以为我们造假呢。”他
看看床上那张写满英文的报
纸，啐一口道：“你骂吧，骂得

好，没你这么一骂，还没那么
像呢。”

他让老婆放风，把电器
一件件搬进车里，然后运往
同是黑民的老马家存放，前
后一折腾，花了一个多小时。
把事情办妥当了，回到家，才

结结巴巴打电话报了警，然
后坐在车里，等警察来。等着
等着，渐渐又心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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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分钟后，一辆大轿车

快速驶来，插到老张的破车
前停下。老张见是辆不带警
局标志的金宝多，知道是探
员的车，早抢先站在公寓的
门口恭候。金宝多车门一开，
走下当地警局的探员布鲁
斯。布鲁斯下车后，眼光落到

老张脸上，略微一点头。老张
见布鲁斯阴沉着脸，想起自
己家里刚被洗劫，似乎不便
笑脸相迎，就哭丧着脸，切合
这场景。

布鲁斯冲着老张问：“是
张先生?”老张连声说是。布

鲁斯腿长，跨几步就到老张
跟前，从西服内兜里掏出笔
记本和笔问：“发生了什
么?”老张本来就心虚，费了
大劲，把想得起来的英语单
词，按中国话的顺序，串起来
说了一遍。杂七杂八，勉强交

代了情况。
布鲁斯在本子上认真

记，并不打断老张。折腾了半
小时，总算完成了笔录。

老张见布鲁斯那副表
情，猜他是因为周末出勤，所
以不悦。布鲁斯确实心绪恶

劣，却并非缘于周末出勤，亦
非冲着老张。怎奈一想起这
起盗窃案已是本月区内第十
九起，而且毫无破案线索，便
堆不出笑脸来。他记下老张
口述的被盗物清单。计有先
锋音响一套、NEC29英寸彩

电一台、录像机一台、夏普微
波炉一台。微波炉本是老张
淘旧货买的，

只花了 30元，没有发
票，但老张想，反正已经造了
假，干脆尽量多索赔。

布鲁斯突然问：“张先

生，这屋子里就你一人住

吗?”老张说：“还有我老婆，
她怕动坏现场，不敢进屋，在

车子里等着。”布鲁斯心想要
不要也找她做个笔录。老张
好像看透他的心事，忙说：
“我老婆不懂英语的。”布鲁
斯这才罢了。

进得屋去，布鲁斯先从
门窗检查起。两分钟后就发

现小偷进屋的突破口，是在
浴室。布鲁斯最后走进卧室。
卧室里窗帘紧闭，如入地洞，
床上一片凌乱，露出可怖的
旧床垫，还摊着旧报纸，床边
的地毯上是个摊开的大箱
子，堆满女人衣服。卧室里所

有的家具都不配套，又旧得
让人心酸。再看那矮柜的台
面上，灰尘勾勒出清晰的印
迹，不沾灰的部分，看得出是
电视机、音像、喇叭等等的形
状，各种各样的接线也都在，
看来案件情节与报案人的描

述，一概相符。
老张虽然英语不通，察

颜观色却内行，这时早拉开
床头柜的抽屉，抽出一叠东
西，递给布鲁斯。布鲁斯接
过，一张张翻来看，是几样电
器的说明书和购买发票，看

品牌型号和价格，果然与老
张说的一致。再看发票日期，
见东西刚买了两个月，并无
任何可疑之处，便微笑着把
发票还给老张。

布鲁斯转过身去，趁要
离去前，再次打量身后的屋

子。床上的那张报纸。他适才
扫第一眼时，并未特别留意，
只道是一张随便涂写过的旧
报纸。这次再一眼扫过，目光
却被牢牢吸住了，不禁弯下
腰，凑近去看。

老张在一旁见了，暗暗

舒了口气，心想，总算自己看
见了，要不还得我来提示。这
下你该彻底信了吧，我可写
不来这样的英文。布鲁斯伸
出手去，取过报纸，直起腰来
细读。

布鲁斯反复阅读，越读
越有味，先是嘴角露出笑意

来，最后扩散到满脸都阳光
灿烂。他把报纸折叠整齐，放
人西装口袋。一边问：“张先
生，你看过他写的东西了
吗?” 老张老实说：“这英文
……看不懂。”布鲁斯又问：
“那你猜他写的什么?”老张

道：“他一定是骂我，嫌家里
没现金，没值钱的东西。”

布鲁斯不答，快步走出
房间。老张一路小跑跟在后
面问：“那什么时候，可以到
保险公司索赔?”布鲁斯道：

“我回去就准备报告，明天一
早正式报告出来，你来拿了，

就可以到保险公司办了。”布
鲁斯独自驾车回警局，一路
上摸着口袋里的报纸，心里
说：“狗娘养的，这回你逃不
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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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离开张家时，小

偷罗杰准时出现在酒吧。罗
杰身量瘦小，十五岁那年第
一次偷窃，至今十年了。罗杰
的老友、当铺老板乔治已在
酒吧喝了多时，见了罗杰，从
角落里的一张桌子站起，高
举那杯啤酒，那小山般的啤

酒肚，赫然挺了出来。罗杰闷
着头过来，一屁股坐定，脸上
不见喜色。乔治艰难地凑近
头来，压低声问：“怎么样?今
天有没有运气?”罗杰望着他
那红胀的酒糟鼻，若有所失，
最后摇摇头道：“妈的，出了

点情况，要不，还真有收获
……那些货色，可真是没得
说，先锋、NEC，全是高档型
号，九九成新，说明书、保修
单、发票全有……”说着直摇
头，连喝两口。乔治问：“那后来
呢?”罗杰道：“出情况了，他妈

的神了，这种事情，说出来你都
不会信。”

乔治更来了兴趣，脑袋
又凑近一寸。罗杰道：“那是
幢老式的公寓房子，住的全
是穷人，本来根本没想着要
进去的，只想从他们这边翻

到隔壁那栋大房子里，因为
一过木栅栏隔墙，正好就是
那栋房子的后门，隔壁邻居
看不见。可是刚要过去，就发
现情况了。我事先明明了解
那家人去度假了，哪知一探
脑袋，见院子里有人，估计是

来了什么亲戚，只好算了。我
当时站的地方，正好在底楼
一套公寓的浴室窗外，心想
来都来了，不能白跑一趟，不
如进那破公寓里转一圈。进
去时倒一点儿都没费劲。心
想这种破屋子，也不会有什

么值钱的东西。没想到一进
房间，里面居然有全新的先
锋音响和 NEC大彩电，还有
录像机。一下就乐开了。我
想，先不动这些，找找还有没
有现金和珠宝什么的，就挨
个翻起来，还没翻完，突然听
到有人大声敲门。”乔治脑袋

往后猛一仰，瞪大眼睛。
“我也吓一大跳，不过马

上就不怕了。敲门的人肯定
没钥匙，最多我不吭声，捱过
去再说。我躲在卧室里，屏住
呼吸，竖着耳朵听。哪知外面
的人敲了几下，见没人答应，

就高声自报家门了。你猜是
谁?”乔治摇摇头。罗杰道：
“原来是移民局的。我眼睛一
扫，见床头柜上有张亚洲女
人的照片，突然明白，我是碰
巧进了一个非法移民的家
了，又正好赶上移民局来抓

黑民。”
乔治忍不住道：“那你是

怎么逃走的?”罗杰道：“逃?
能逃得了吗。移民局怎么行
动的我最清楚了，他们没那
么容易就走。我决定铤而走
险，我把那张亚洲人的照片

扔到床底下，从床底拖出个
大箱子打开，然后吸了几口
气，出去打开大门。”乔治听
得紧张，示意罗杰继续说。
却说罗杰把门一开，见外头
站着三个移民局官员，两高
一矮，一看到他，都大吃一

惊。罗杰微笑着问：“移民局?
移民局找我有何公干?”那些
人的神情都尴尬起来，其中
一位说：“我们接到举报，说
有一对移民住在这里，是对
中国人。”

那三人一脸失望，埋头在
一起嘀咕了一阵，要求进屋

看看。罗杰只好从命，解释
说，正在整理东西，准备出
游，所以屋里很乱。好在移民
局官员只找人，不看东西，见
确实没有要找的中国人，只
好道歉离去。其实，只要稍加
推敲，罗杰的话就漏洞百出，

因为屋里全是中国人生活的
痕迹，又有女人的东西，但移
民局的男职员们一心只想抓
人，让罗杰滑了过去。

罗杰一时不语，过了许
久，才不好意思地笑笑，道：
“你知道，我叔父是外国人，

在澳洲都已经十五年了，三
个月前，突然有人到移民局
举报，说他们是黑民，一家五
口都被移民局抓起来了，要
遣送回去。我一看他们也是
黑民，就不想要他们的东西
了。我还在一张报纸上留言，

告诉他们移民局来过，让他
们赶快搬家，找个安全的地
方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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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老张破例请

了一天假，一早来到警局，要
走了备案报告副本。他一走，
探员布鲁斯就致电移民局有
关部门。他自报家门后说：
“昨天贵部有三位工作人员
上某区某路某号搜捕非法移
民，我想同他们中的哪位聊

聊，谁都行。”
“三个人当中就有我。”

对方声音里有一丝紧张。“是
这样，我只是想了解，昨天你
们登门时，有没有发现任何
异常?”“哦，原来是这样。要
说异常情况倒没有，只是我

们自己出了点丑。事实证明
消息不太准确，屋主是地道
的澳洲人。”“那么说你们见
到屋主了?”“对。我们敲门
后，是他开的门。他态度很不
错，还同意我们进屋查看。”

布鲁斯说：“是这样的，

替你们开门的那位，对我们
很重要，想麻烦你描述一下
他的外表。”于是他从身高、
体重、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服
装、口音、胖瘦等等，一一问
过来。对方回答时，他记下所
有细节。问完话，电话那头

问：“警方为什么对他有兴
趣?” 布鲁斯道：“其实你们
的情报并没有错，只是上门
的时间不好，真正的屋主不
在家。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
替你们开门的家伙不是什么
屋主，他是个惯犯，当时正在

作案偷窃。”
布鲁斯挂了电话，从抽屉

中拿出那份中文报纸，摊开
来，重读上面龙飞凤舞的英
文字迹：“亲爱的朋友，今天
移民局官员来搜捕你们。我
正巧在屋中，所以帮你们打

发走他们。如不想被赶出澳
洲，请赶快搬家，销声匿迹。
屋子弄得有点乱。抱歉。”

老张一离开警局，就直奔
保险公司，在华裔雇员的帮
助下，忙乱了半天，总算把索
赔手续办妥。“支票会在七个
工作日内寄出的，”工作人员

最后说。晚上，他手里攥着账
本，钻进被窝里，就着二十五
瓦的台灯，指着本子上的数
字，对老婆说：“还是我英明
吧，让坏事变成了好事。要是
听了你的，哪会有这几千块
钱进账。”

张太依偎在他胸前，想起
又可以提前几个月回国，跟
儿子团聚，流着泪，笑着说：
“好啦，好啦，算你有点小聪
明。”

正要温存时，外面突然传
来急促的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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